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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记》与“云林宗脉” 

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    肖燕翼 

 

澳门艺术博物馆继多次古代中国书画大展后又与安徽博物馆联合举办“云

林宗脉----安徽博物馆藏新安画派作品展”。新安画家崇尚米倪画风，犹受倪瓒

枯笔皴擦、简淡深厚画风之影响。这一画史现象，也反映在倪画的鉴赏、收藏与

新安画家的创作中。而反映新安一地倪画收藏、鉴赏莫过于吴其贞《书画记》的

记载；莫过于新安画派代表画家渐江对倪瓒绘画的借鉴与开新。本文籍此略为述

之。但因《书画记》为《四库全书》中的“撤出本”，为何是“撤出本”，在此一

并略为考说。 

 

一、吴其贞《书画记》 

《书画记》是明末清初之际的一部书画著录书。原已收入《四库全书·子

部》，乾隆四十九年刊行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列有此书及简明提要，兹后

被撤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四库全书》的“撤出本”十一种，有此书及周

亮工《读画录》等书，是清内府按《四库全书》体例的内府抄本，书前有总纂官

纪昀等撰“提要”。内云：“国朝吴其贞撰。其贞字公一，徽州人，留心鉴赏，常

游苏州及维扬，与收藏家相往来，多观书画真迹及生平所自购者，各加品题，随

手箚录，注明所见年月，历四十岁之久。因为裒辑成编，始于乙亥，为崇祯八年

（1635），其末条称丁巳，则康熙十六年（1677）也。”据此推测，吴其贞应生于

明万历末期，卒于清康熙前期，与新安画家渐江为同一时期人。吴其贞是骨董商

中的收藏、鉴赏家，以其鉴藏而存至今天的诸书画作品看，其鉴赏水平在当时新

安一地当为高手。《书画记》一书记载其数十年间所阅书画，书画品评，以及所

交往的书画家、收藏家、骨董商等，极富资料价值。 

《书画记》作为一部艺术类图书，为何遭到禁毁？该书的“撤出本”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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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曾影印出版，“出版说明”中说明《书画集》和周亮工的

《读画录》等十一本书籍，因所谓“语涉违碍”而一并撤毁。” 究竟是什么“语

涉违碍”并未详细说明。据有关研究，最初的禁书，重点在明末清初时诋毁满清

政权的著作，兹后禁书的范围日益扩大。据统计达 3100 种图书。周亮工《读画

录》记其所交、所知七十七人画传。如其记陈洪绶：“字老迟，亦字老莲，其称

悔迟。则甲申后也。”又如记渐江：“本姓江，为名诸生，甲申后，弃去为僧。”

这是对新朝建立采取不合作态度。为这类人立传，即犯“语涉违碍”，禁毁其书，

顺理成章。但通检《书画记》，并没有这样的语言，与社会政治并无关系，其遭

禁毁应另有原因。 

上海人美社影印出版的《书画记》“出版说明”中说明，此《四库全书》抄

本，其中已无周昉（景元）《春宫秘戏图》一条，可能是经过撤改而又为了所谓

“足为鉴古之助”而未予撤毁的本子。此说明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检唐周昉

《春宫秘戏图》一条，曾先著录于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花字号第四·唐二》，

条为“题春宫秘戏图后”，以十分刻露的文字描述了“秘戏”的状态，并由此引

述到古时的春宫秘戏图，更做具体的形象描述。此外，他又对周昉的一图说：“及

考妆束服饰，男子则远游冠，丝革靴，而具帝王之相；女妇则望仙髻，凌波袜，

而备后妃之荣。”据《四库全书》编纂的有关研究，政治内容是重要的检查范围

之一，所谓“语涉违碍”，即语涉“淫词”有伤风化的图书也属被禁之书。况且

张丑将秘戏之人形容为帝后，尤属大不敬。张丑在记述该图后又加注：“此图近

为新都王廷晤购去，摹本至今犹存。”王廷晤即安徽歙县骨董商王越石，吴其贞

与王越石、王越石之弟、之侄交往颇多，在《书画记》中多有记载，故周昉的《春

宫秘戏图》，吴其贞或是见到过，或是从王越石手中购得都有可能。又且《书画

记》的记录时间，正好上承张丑的《清河书画舫》、《南阳书画表》。相同作品有

时也会转载或节录。分析起来，吴其贞大概因转录张丑题记文字而脱不了干系。

类似《书画记》全书只此一条犯嫌例子，销毁全书又似乎有伤“足为鉴古之助”，

于是乾隆帝于四十一年降旨：“应毁书籍内有只须删改文字，不必因一二卷遂废

全部。”﹝1﹞因此《书画记》遂被删去周昉一条后，缮写成书而入《四库全书》，

但在最后审查时，仍被撤出，成了“撤出本”之一。可笑的是，始作俑者张丑及

其《清河书画舫》，仍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而且该条著录并未被删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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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当时虽查禁之严酷，仍有“漏网之鱼”，算是吴其贞《书画集》吃了干系。 

 

二、《书画记》著录的倪瓒画作 

倪瓒的绘画，在明中期后“江南人以有无论清浊”。至明末清初之际“忆昔

我徽之盛，莫如休（宁）、歙（县）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无不惜

重值争而收入。”﹝2﹞周亮工《读画录》论渐江“喜仿云林，逐臻极境。江南人

以有无定雅俗，如昔人之重云林然，咸谓得渐江足当云林。”出于历史的现实的

诸因素，倪瓒绘画必被骨董家、收藏家、书画家所重视，尤其处于商业、文化、

艺术兴盛之际的新安一地。检《书画记》著录，吴其贞所见，所收倪画达四五十

件之多，其中颇多精品，定会对新安画家产生重要影响。兹举数例吴氏精鉴，递

藏的作品。 

（一）虞山林壑图 

    现藏美国大都会美术馆 

    纸本，水墨画。图右中倪瓒自书五律诗一首，款识：“辛亥（1371）十二月

十三日，访伯琬高士，因写虞山林壑并题五言以纪来游，倪瓒。”是画家七十一

岁的晚年作品。 

吴其贞记：“纸张略疲，墨色尚佳。画法入细，甚于松秀。盖用渴墨不知几

多重数皴成，浑然如丝绵网物。望去山石浑厚，得其自然之妙，为云林最上乘之

画，不让于《幽礀寒松》、《松亭山色》也。”并记此轴购于“石门公乃孙廿四老

家”，“时丙午六月七日”，即康熙五年（1666）。 

该图又著录于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缘汇观》、陈燮麟《宝迂阁书画录》、

张珩《唐宋以来名画集》等书。吴升评此图：“行笔稍滞，气韵未能精盎，不无

老人腕钝之叹耳。然格势畅逸。自是乃翁本色。”安岐以倪瓒名作《六君子图》

以较此图，认为“其笔法、纸色、丘壑，皆不胜此。”吴其贞言其“浑厚松秀”，

吴升评“行笔稍滞”，二人看法相左。但观此画，吴其贞以“丝绵网物”评谕，

见其精于鉴赏的艺术感觉之深，比喻之贴切。故同为精鉴者的安岐，认为此图胜

过《六君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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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吴其贞购自“石门公乃孙廿四老家”。按石门公，即被称为收藏“江南

第一家”的朱敬琚。其家世为官宦，其子、其孙中有二十余人收藏书画。吴其贞

又曾于“绍兴朱通政乃孙十八老手”购得宋梁楷、元赵孟頫二画作。朱敬琚官吏

部通政，故亦称朱通政。“乃孙十八老手”是指朱敬琚之孙朱十八乃书画鉴藏中

“老手”。 

依该图上钤加藏印看，先归明末项元汴，再转朱家，吴其贞购藏不久，即

归北方大藏家耿昭忠，再转安岐收藏。清末民国间陈燮麟记：“安氏败，收入内

府有年。庚申（咸丰十年，1860）之乱，辗转流出。”即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

开始流出清内府。故此图又见证着江南藏画转入徽地，以及南画北渡，清内府收

藏散失的不同阶段的递藏经历。 

（二）幽磵寒松图 

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纸本，水墨画。图右上自书五言诗一首，款识：“逊学亲友秋署辞亲，将事

于役，因写幽礀寒松，并题五言以赠，亦若招隐之意云耳。七月十八日，倪瓒。” 

吴其贞记：“纸张尚新，画法轻松秀嫩，盖用渴墨风韵，幽磵寒气凄人，为

云林绝妙之画，当与大幅《松亭山色》方驾。” 

按上所说《松亭山色图》似应为《溪亭山色图》。因为吴其贞记《松亭山色

图》“画法松秀而少丰姿，为其如绢上无能施也”。是绢上作画，而非《溪亭山色》

的纸本画，故疑“溪”误为“松”。即如《书画记》记倪瓒《江岸望山图》，被误

书为《江峰望山图》，不知是《书画记》抄本有误，还是修《四库全书》时转抄

有误，姑附记于此。又《书画记》记《幽钵曇花图》“气韵浑厚，高妙绝伦，与

《溪山亭子》、《幽磵寒松》、《江岸望山》、《溪亭山色》等图，为云林第一等画也。”

除订正上述文字误书之外，又可见《幽磵寒松图》在吴其贞所见倪画中的位置。 

又，吴其贞记包括《幽磵寒松图》在内的“以上十九种，丙午（康熙五年

1666）四月六日，观于苏州顾维岳家。”顾维岳是苏州著名藏家之一。吴其贞曾

于此前在其家观赏过宋元书画作品，其中包括宋李建中《贵宅帖》在内的《李西

台三帖子》，其中《长白帖》、《齐古帖》已失。《贵宅帖》今藏北京。故宫又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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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道人竹谱图纸画一大卷》，末云：“但此图明有嘉兴詹仲和临摹最多，都无此笔

锋之圆健也。”明詹僖（仲和）善仿吴镇竹石，用笔偏锋，与吴镇笔法有别，今

传世吴镇墨竹图中颇有詹僖仿伪者。由此可见吴其贞之精于鉴赏。 

张丑《清河书画舫》记《幽磵寒松图》后又云：“旧为何元朗故物，今在溪

南吴氏。江南人家，以倪画有无为其清浊，政为此等尤物品定耳。”图上钤有何

元朗藏印，兹后转藏溪南吴氏，再归苏州顾维岳。所谓“此等尤物”指大家争都

争藏的上等倪画，故短时间内已几易藏家。兹后亦南画北渡，归宋荦所藏，后入

清内府。 

（三）《竹枝图》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纸本，水墨画。图后行书款识：“老懒无悰，笔老手倦，画止乎此。倘不合

意，千万勿罪。倪瓒。” 

吴其贞作《修竹图》并记：“晴竹也，以行草书题识，用笔清秀，逼似宋人。

卷后附三帖子，书法皆妙，纸墨并入新。” 

所谓“三帖子”是图附倪瓒书致苏州高士、陈汝秩（惟寅）诗札帖。是吴

其贞最先记此三帖附在图后。兹前，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八》，记《云林

诗卷》，即三帖中的第三帖；又记《云林竹卷》，即《竹枝图》及第二帖。汪珂玉

《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记《云林画竹卷》，即《竹枝图》及第二札，但信札

下署“瓒顿首”，与七言诗下署“三月十日灯下”，合署于信札下。汪氏往往抄录

他人书画著录于己书，倘非误书，则汪氏所见应当是别卷，姑附记此。该卷后归

安岐，由安岐转归清内府。逊帝溥仪携出至长春伪宫，战乱之际被撕毁，本图基

本完整，三帖被撕碎成一小片段。又存曹溶一跋。先后归北京故宫。详情可参阅

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有关记载。 

看来吴其贞对《竹枝图》并不十分重视，毕竟图只画墨竹一枝，但确是倪

瓒画竹真迹。《书画记》还曾记载其他倪瓒画竹数件，其真伪则可商榷。如该书

卷三记《倪云林临王淡游竹梢图小纸画一幅》内记：“纸墨佳，写两竹，题有长

篇。”该图得自王君政，君政为上述骨董商王越石之弟。看来吴其贞并不相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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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石兄弟，故随即将此《竹梢图》“即与唐云客易高克明《雪溪泛棹图》。”又“卷

五”记，在观《幽磵寒松图》的顾维岳家，还见到《倪云林竹梢图纸画一小幅》，

“笔趣于余家仿王猷竹梢图无异。”检阅《书画记》一书，大多不直言书画为伪

迹，但从两件《竹梢图》的记载看，字里行间应能品出吴其贞的真实看法。即使

精鉴如吴其贞，其看错的书画也不少，但毕竟他是那一时代、那一地区有见识的

骨董商，并为我们留下了这一资料丰富的《书画记》。 

 

三、云林宗脉的渐江绘画 

黄宾虹《宾虹题画》有言：“王渔洋谓，新安画家，宗尚倪黄，以渐江开其

先路。倪迂早年师冯觐，继法关仝。丰南吴用卿藏倪黄最精，渐师交吴不炎，得

见云林真迹，尽将前所作销毁。今见渐江画，以庚子（1660）后为多。” 

这段题画是说新安诸画家以师法倪瓒而创出绘画新格为显著特点，尤以渐

江为著；渐江曾得观徽中所传藏的倪瓒绘画，为其绘画创作的重要参考依据。由

此我们可以将《书画记》著录的倪瓒名画，与渐江的艺术创作联系起来作一考察。 

北京故宫藏渐江《山水四段卷》，小楷书自题：“学人为昭素居士染册十数

番，悉是雨中课也。阁笔复为简点，殊见荒涩，颇不耐观，亶负主人存恤之意，

且又得纵赏所藏墨迹，所谓虚来实归，惭感深至。辛丑（1661）二月弘仁谨识。”

昭素居士即吴不炎之弟，名瑛。吴不炎名曦，字伯炎，兄弟二人与渐江交谊很厚，

渐江在其弟家观赏宋元绘画，并屡受其经济上的接济。渐江友人之一的许赞，在

其《青岩集·卷二十》中跋渐江《石淙舟集图》中有所披露。“癸卯休夏五明禅

院。六月既望，适渐公归自匡庐，道过丰溪，吴不炎兄弟留憩旬日。洎自其叔氏

惊远偕渐公放筏西干，携先世所藏右军《迟汝帖》真迹及宋元逸品书画凡数十种，

访余荒寺。开囊触目，玉躞金题，应接不暇”，“渐公不禁解衣脱幅，捉纸布图。”

卷后有吴羲、程守、许赞、石涛四跋。程守跋称：“渐江留不炎家特久，有山水

之资，兼伊蒲之供。”故吴不炎将有广陵之行时，渐江特绘此图，祝其一帆风顺。 

吴不炎兄弟为溪南吴氏二十七世孙，与溪南吴用卿虽同宗，但世系较远，

且不同辈分。汪世清《董其昌和余清斋》一文附《丰南吴氏世系表》，文章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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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吴不炎兄弟。其曾祖吴公辅（1550--1608）字幼安，号近台，弃儒经商，因以

致富，好收藏。许赞提到的“携先世所藏”云云，应即其家旧藏书画。按歙县，

县治西三十里有村曰溪南，位于丰乐水之南，故溪南吴氏、丰南吴氏同一。《书

画记》中屡记观书画于溪南吴氏，但吴氏子孙繁衍极盛，若未记姓名，很难确定

观于吴氏谁家。因此，《书画记》所记倪瓒绘画，无法确定有否吴不炎家中旧藏。

虽然如此，《书画记》记录的倪瓒画作，应当有渐江见到过的，至少是知道的，

略举二例说明。 

黄宾虹《中国画史馨香录·渐江诗录·偈外诗》中一诗：“落落寒松石涧间，

抚琴无语听潺湲。此翁不恋浮名久，日坐茅亭看远山。”又同书《渐江画偈·七

言》中第二十三诗：“礀歇林寒不有邻，同云起处白嶙峋。何曾乞赋梁园客，布

置山中卧雪人。”二诗首句正隐含着倪瓒山水名作《幽礀寒松图》。依上所述，《幽

礀寒松图》正是溪南吴氏的旧藏，此是从渐江题画诗中的一种推测，但以张丑、

吴其贞推赞该图的语言看，该图一定在徽、苏两地极有影响。渐江很可能见过此

图，才会有这样的题画诗。 

又，北京故宫藏渐江《幽亭秀木图》，图仿倪瓒画法，款书：“辛丑结夏澄

观轩作幽亭秀木图，奉岳生大居士教，渐江学人弘仁。”检倪瓒《幽亭秀木图》，

清李佐贤《书画鉴影·卷二十》有记。该图“下段石坡间土坡上虚亭无人，亭前

攒树四株，庭后左右竹木萧然，小桥横跨。上段方岗碎石，岗后峰峦三叠，岚光

遥映，题在上。”按这样得描述，渐江此图则绘出石坡、土坡、虚亭、四树、细

竹的主要景物。没有倪画上段景物，是画家仿画中的截取。图上有诗题，款署：

“七月一日，留昌言高尚书堂，戏写此图并赋赠焉。瓒，壬子。”按照倪画上的

诗题线索，可知此《幽亭秀木图》在《书画记·卷一》中被称作《倪云林改诗图

小纸画一幅》：“气色平常，上角有损，画法嫩秀，甚有韵致，树木更胜，题七言

律一首，识一十七字曰：留昌言高尚书堂„„。”因为诗有文字改动，所以吴其

贞称为《改诗图》。渐江是否根据此图而绘《幽亭秀木图》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以该图地景物描绘，极合李佐贤的描述，且画法又尽量仿倪画，正可见渐江对

所见倪画的深刻领悟。 

就在渐江此图上，有其弟子江注一诗题，诗曰：“吾师漫写倪迂意，古木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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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水石幽。优钵曇花品题在，禅门珍秘抗王侯。”诗中将其师此图与倪瓒的《优

钵曇花图》相比，可见渐江、江注都知道倪瓒这一山水名作。所谓“品题在”，

应指该图的明董其昌的二段题跋。其一跋书：“倪迂画江南以有无为清俗。此图

兼精楷妙，盖《内景经》藏在倪家故也。此图今又藏程季白家，季白书盖夺老倪

名矣。戍午五月，董玄宰观。”﹝3﹞程季白即《书画记》所记“我徽之盛”中的

“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林程氏”的四大姓收藏家、鉴赏家之一。 

《书画记·卷四》记该图作《优钵曇花图纸画一大幅》：“纸墨如新，画法

轻松，山石盖用渴墨侧壁皴法，气韵浑厚，高妙绝伦，与《溪山亭子》、《幽礀寒

松》、《江岸望山》、《溪亭山色》等图，为云林第一画也。”在《书画记》记录之

前，已有明末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六》记曰：“徽人黄坤宇携卷轴来，倪云

林小景„„。”董其昌的第二跋称，此图由曹□甫赠程季白云云。而江注诗题：

“优钵曇花品题在”，应不仅知道这一名作，是应见过此图才知道董其昌的二段

品题。因此，渐江的《幽亭秀木图》不一定就是仿倪瓒的哪件作品，而是根据他

看见的倪画的再创作。若将吴其贞《优钵曇花图》的文字，来移评渐江此画，也

有许多吻合之处，只倪氏的“画法轻松”应作“画法峭劲”一类的用语。 

安徽博物馆藏渐江《高桐幽蓧图》为其较为稀见的梧桐、竹石画作。经比

较研究，虽非与《书画记》著录的倪瓒竹石类画作有耳闻、目鉴、师法的直接关

系，但应与传世的倪瓒《梧竹秀石图》有所关联，试说如下。 

渐江《高桐幽蓧图》，墨笔绘梧桐、短竹、秀石等简略景物。画家特作题识

说明：“意在高桐幽蓧，特纸促不称，二瞻以之覆瓶，甘所愿也。若为存贮，有

玷秘笥，渐江学人。”这是画给新安画家查士标（二瞻）的一幅作品，因为题材

简略而谦逊如此。图右下又有新安画家孙逸一题:“文石岩岩翠竹新，秋桐一树

正堪邻。九龙山下王高士，师笔能分一段神。”孙逸的诗题，是说渐江此图师法

明初王绂（九龙山人）笔法，而王绂确是画竹石一类的名家。广义言之，孙逸的

看法并不为过。北京故宫藏有查士标《梧竹秀石图》一作，相比较可以看出他们

共同师法的似应是倪瓒的《梧竹秀石图》。先比较查士标、渐江二图，查图亦墨

笔梧桐、短竹、秀石，构图基本相同，但是多了一段土坡，土坡上有一拄杖的文

人雅士。而渐江一图的受画人是查士标，二图间孰为先后无从得知，但必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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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查士标此图，与北京故宫藏倪瓒《梧竹秀石图》不仅同名，而且所画梧桐、

竹、石的景物相同，只倪瓒也没有画人物。倪画上有自题，题曰：“贞居道师将

往常熟山中访王君章高士，余因写梧竹秀石奉寄孝廉”云云。是说道士张雨欲访

友，倪瓒作图托张雨带给自己的另一朋友，故画中虽无人物，但有着访友、奉友

的人物活动。查士标的画作添画一拄杖人物，分析起来可能是见过或知道倪瓒的

这一著名之作，故知此图创作原委而添之人物，不能识为蛇足之诮，而正是一种

再创作。并由此推知渐江赠与查士标的一作，似应也不是偶然的即兴之作，而是

仿倪的作品。 

除这些分析的推说之外，最重要的还在于渐江、查士标、倪瓒三作之间的

画法关联。首先是构图上的大体一致，即图中主画墨梧桐一株，图左绘短竹、秀

石。如收藏倪瓒此图的安岐《墨缘汇观》评说：“作高梧疏竹，秀石平坡，苍润

淋漓之妙，全以泼墨为之。”此外，三图笔墨特点并不相像。倪图因“全以泼墨

为之”，安岐认为是倪瓒“竹石中之仅见者”。此前著录该图的吴升《大观录》一

书亦称该图“绝无迂翁（倪瓒）一点本色，也看出与倪瓒通常笔墨简劲、枯淡的

特点不合，故论者多以为是其早年作品。渐江、查士标的构图虽也不同，尤其渐

江此图，笔墨简练、枯淡，而有融厚有味，恰是师倪瓒又有所变化。虽无直接证

据说明与倪瓒一图的关联，但我们相信其与倪瓒竹石图之间的关联，应比师法王

绂更为确切一些，即渐江这类稀见的竹石一类作品仍不能脱离倪瓒的影响，或者

他有可能知道、见过倪瓒的《梧竹秀石图》。 

“新安画家多宗清閟（倪瓒）法者，盖渐师导先路也。”﹝4﹞对这不争的

画史之说，若落实到实处，即渐江阅过、师过倪瓒的什么作品，正如本文上述，

确乎有些盲人摸象的感觉，或知鼻、或知足、或知尾一样，难以窥全豹，临文之

际，也只好用些推测之说。但对画史的记述，好在多了一点或实或虚的具体之例，

仅此而已，尚望有识者更能批评、添例。 

  



雲林宗脈──新安畫派學術研討會 
   ©2012 澳門藝術博物館 

10 

 

 

注释： 

﹝1﹞ 见 1992 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两朝御览图书》40 页。 

﹝2﹞ 见吴其贞《书画记·卷二》。 

﹝3﹞ 参见容庚《颂斋述林·倪瓒画真伪存佚考》。1994 年香港翰墨轩 

      出版。 

﹝4﹞ 见张庚《国朝画征录》。          

 

 

 

 


